
33 版

校对：郑国耀   2026 年 7 月 5 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王君华
版式编辑：曾晓华

铁道兵博物馆笔记（组诗）

■ 许兵

扁担

段成凯的扁担，一米八
两头打着铁箍
一头“成昆”，一头“南疆”

当年挑炸药、挑水泥、挑米饭
也挑过负伤的战友
下山

现在放在展柜里
两头垂着
一座没有桥墩的桥

有人伸手比划了一下长度
比他自己
矮了半头

隧道口

关村坝隧道口
石头上还留着钢钎的窝
密密麻麻，咬着石头

夏天，凉风从洞口往外吹
当地的老汉把背心搭在肩上
坐在石头上抽烟
他说这风有股火药味
但他不说“英雄的风”
只说：这风
比电风扇凉快

火车进洞前一秒
他把烟叼在嘴角
没躲

崖上人家

瓦山坪的玉米地
顺着悬崖长

以前背化肥上山
要四个小时

现在铁道兵修的便道还在
摩托车突突往上爬
后座绑着两袋尿素
驾驶员是退伍兵的儿子
头盔上沾着泥

他把车停在半坡
回头看了一眼
隧道口的红灯
亮了

博物馆的下午

本周三中午，人很多
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兵
站在“逢山开路”的展板前
看了很久

他没有给孙子讲“光荣历史”
只指着照片里的一只搪瓷缸：

“你看，这缸子缺了个口
跟我当年那只
一模一样”

说完，他咳嗽了一声
嗓子眼里有痰
他咽了回去

钢钎

钢钎断了
断口有拇指粗
斜斜的，像被一口咬断

柄上缠着的布条
烂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还勒进铁里

没人把它焊起来
就让它断着
立在墙角
比旁边完整的那根
更直

夜班

夜里十点，保安巡查
手电光扫过马灯
没停
光从罩子上反射过来

照见他的脸
和墙上
一列火车正从照片里
开过去

嘉
定
趣
谈

■ 东岩山人

至乐山：从“漂移”

之山到县城之名

嘉州怀古·至乐山

东岩佛足枕江流，宋元烟雨几度秋。
山谷诗彰处士名，龟城炮震蒙元舟。
山名飘移徙至乐，县以金灯史存留。
唯有大德题字处，依然夕照送飞鸥。

在乐山这座城市的“身世”中，藏着一座神秘的
“至乐山”。它既出现在北宋文豪黄庭坚的诗中，
也在后来的战火中随百姓的迁徙“漂移”。

山谷遗韵
北宋元符三年（1100）秋，岷江水面泛起金色的

波光。一艘客船泊靠嘉州（今乐山）渡口，船上走下
一人，年过五旬，眉宇间透着历经沧桑后的从容。
他便是黄庭坚，号山谷老人，宋代文坛的巨擘，他与
秦观、张耒、晁补之并为“苏门四学士”；苏轼亦曾
言：“鲁直诗文，如蝌蚪、虫鱼，非不足于法”。

此前六年，黄庭坚因修史获罪，被贬戎州（今宜
宾）。如今终于等来遇赦东归的消息，他特意在嘉
州停留，只为拜访一位神交已久的隐士：王朴。

王朴，字子厚，是城东五里东岩山上的一位“清
闲处士”。他不慕荣利，隐居山间，却与天下文人
声气相通。得知山谷老人来访，王朴亲自设宴款
待，并随赠两件特别的礼物：一根亲手削制的拄
杖，一方来自江边的文石。

那拄杖取自山中老藤，“霜雪”般质朴，纹理间
可见制作者的匠心。那方文石沉静温润，是岷江
水千年冲刷而成的精华。黄庭坚接过礼物，心中
涌起一阵暖意。身处贬谪之地多年，人情冷暖早
已看遍，这份倾心相待的情谊，比什么都珍贵。

他提笔写下《走笔谢王朴居士拄杖》：“千岩万
壑须重到，脚底危时幸见持。”这是对拄杖的感谢，
更是对知己的回应：前路艰险，多谢你托这根木杖
告诉我，要珍重，要站稳。

那方文石，则引出了更深的诗意。黄庭坚端详
良久，仿佛看见石中藏着亘古的星辰，于是挥毫写
下《谢答王居士送文石》：“南极一星天九秋，自埋光
景落江流。是公至乐山中物，乞与衰翁似暗投。”

诗中第一次出现了“至乐山”三个字。王朴读
诗后，心生一念：何不请这位大文豪为隐居之所题
名？黄庭坚欣然应允，饱蘸浓墨，写下“至乐山”三
字相赠。从此，这座唐代时还叫“圣冈山”的东岩
山峰便有了新名。

《舆地纪胜》记载：“至乐山，在龙游县东五里，
清闲处士王朴居之。”那时的至乐山，就静静矗立
在岷江东岸，枕着江流，听千年钟声，当时人还称
之为龟城山或东岩山。

千年之后，岷江水依旧东流。上世纪中叶，乌
尤寺高僧遍能法师来到东岩山下，亲笔题写“東
巖”二字，立碑于山脚。

山名“漂移”
如果历史就这样平静流淌，至乐山或许只是无

数文人雅士驻足的一处寻常山岗。然而，西南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却打破了这方安宁。

南宋末年，为抵御蒙元铁骑，宋朝廷在城东隔
江的东岩山、凌云山修筑坚城：三龟城与九顶城。
昔日隐士吟咏的幽静山林，一夜之间变成烽火连
天的前线。至今山上仍存炮台遗迹，默默诉说着
当年的惨烈。

原居住于至乐山下“佛峡人家”的百姓，为避战
火，不得不离开家园，扶老携幼，向相对安全的大
渡河南岸迁徙。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定居于今
高新区车子镇金灯村一带。

人走了，家带不走。能带走的，只有那些刻在
心里的名字。于是，一个奇特的“地名漂移”现象
发生了。迁徙的人们将“至乐山”名，安放在了新
家园附近的金灯山上。从此，这座嘉定城西南五
里的小山，便承载起了至乐山数百年的文化记忆。

正因为如此，明清方志出现了与宋代截然不同
的记载。明《嘉定州志》说：“金灯山，西南五里，旧
名至乐山，宋王朴居此。”康熙《嘉定州志》亦载：

“金灯山，西南五里，旧名至乐山，宋王朴居此。”
两段记载看似矛盾，王朴明明住在城东，怎么

又跑到城西南了？殊不知，这矛盾的背后，正是一
部浸透着古代战争血泪的民众“迁徙史”。

文脉守望
地名的“漂移”，并未让真正的东岩山被遗忘，

一代代文人墨客，依然记得这里才是“至乐山”的
文化源头。

清代嘉定知府宋鸣琦，就是其中一位，这位主
政一方的官员，对东岩山情有独钟，他登临九顶，
泛舟江渚，望着熟悉的山水，想起几百年前黄庭坚
与王朴的交游，不禁诗兴大发：“朅来九顶问孤蒲，
同醉东岩酒百壶。莫讶澜翻生舌底，高阳狂态本
吾徒。”

这诗句里，有对先贤的追慕，有对山水的沉醉，
更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在宋鸣琦心中，
东岩山始终是那个与黄庭坚、王朴紧密相连的至
乐山，是嘉州文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题咏，
为东岩山增添了又一道人文风景。

县城定名
清雍正十二年（1734），嘉定州升府并设置附

郭县。为新县命名，成为一件大事。按常理，乐山
城附近名山众多，凌云山有乐山大佛，乌尤山有千
年古刹。然而，当官方查阅方志、考究地理时，依
据的却是当时那座“至乐山”，也就是明清方志所
载、位于城西南五里的金灯山。

为什么不选凌云、乌尤，偏偏选中这座不起眼
的小山？或许，是因为“至乐山”这个名字背后，藏
着更深的文化意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
的话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而“至乐”二
字，更有“到了乐山乐水之地”“达到至善至美至乐
之境”的美好寓意。经历宋元战火、明清迁徙的乐
山先民，或许正是希望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从此
迎来真正的安宁与快乐。

于是，“乐山”的名字正式诞生，并沿用至今。
一个名、两座山、千年情。或许，雍正年间那位

不知名的官员，在舆图上“圈定乐山”二字时，他并
不知道，这个名字早已在战火与迁徙中，被百姓用
脚步丈量了数百年。

■ 张树林

烟雨代湾

端午佳节，与挚友相约，奔赴一场
与代湾的山水之约。虽然天公不作美，
细雨绵绵，却并未浇灭我们心中的热
忱。那一刻，大家风雨无阻的默契，反
倒让我体味到一种久违的、脱离日常琐
碎的洒脱。

我们驱车沿着生态大道，穿过沙湾
街道，转入蜿蜒的沙范路。随着范店社
区渐近，道路愈显狭窄，在几番会车时
的进退礼让间，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悄然
流逝，终于抵达了这片隐于尘世的秘
境。

停好车，自码头登船前往代湾。在
柴油机“突突突”的轰鸣声中，渡船破开
水面，溯流而上。彼时，天空依旧飘着
细雨，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水汽。烟雨
朦胧间，两岸青山云雾缭绕，宛如一幅
流动的水墨丹青，如梦似幻。

船行至大渡河深处，正巧从飞架的
成昆铁路大桥下穿过。恰在此时，一列
高铁伴着悠长的汽笛声从桥上飞驰而
过，仿佛穿云破雾的钢铁巨龙。脚下是
缓缓奔流的大渡河，因雨水冲刷略显浑
浊，却更添了几分苍茫与厚重。那一
刻，我仿佛被抽离了现实，置身于一个
时空交错的梦境里。

十多分钟后，渡船缓缓靠岸。持续
的雨水将岸边浸润得泥泞不堪，湿滑难
行。正当我们有些踌躇之际，年过半百

的船主夫妇已利落地跳下船。他们默
契配合，从船头一直延伸至岸边，细心
地铺设了一条宽约一尺、长达二十余米
的尼龙网带。当我稳稳地踩着这张充
满温情的“安全网”踏上陆地，心底不禁
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
代，这种不期而遇的纯朴与善意，往往
比沿途的风景更能触动人心。

步 行 一 公 里 ，便 抵 达 了 代 湾 火 车
站。这座深藏于大渡河畔的小站，静谧
得让人心安，一种“岁月静好”的实感扑
面而来。始建于 1966 年的代湾站，是
典型的五等小站，承载着几代人关于三
线建设与铁道兵精神的厚重记忆。这
里地处大渡河弯角，龚嘴水库库区蓄水
后，河水呈现出深邃的蓝绿色，与两岸
陡峭山壁相映成趣，是观赏“水映青山”
的绝佳位置。

代湾火车站之所以能够走红，是因
为它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将铁路的怀
旧、水路的灵动与公路的便捷完美融
合，为游客带来了一场“铁路+水路+公
路”的绝妙体验。往返于峨眉和普雄之
间的老式绿皮火车，不仅票价非常亲
民，更穿行在大渡河库区之间，沿途山
水 风 光 极 佳 ，被 誉 为 乐 山 版 的“ 小 桂
林”。当承载着旧时光的绿皮“慢火车”
与穿云而过的高铁在此交汇，这种穿梭
在新旧时空之间的“慢生活”图景，精准

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渴望逃离喧嚣、寻访
旧时光的柔软角落。那一刻我忽然明
白，我们跋山涉水，寻找的或许不仅是
风景，更是那个被快节奏生活磨平的、
能够慢下来的自己。

随 后 ，我 们 沿 着 新 修 的 水 泥 路 徒
步 三 公 里 ，抵 达 了 此 行 的 核 心 秘 境
——范店一线天。这是一处尚未完全
开发的自然峡谷，因两山对峙，断裂形
成 一 条 深 邃 的 狭 缝 而 得 名 。 置 身 其
中，仰望苍穹仅见一线天光，两侧岩壁
如刀削斧劈般陡峭险峻，带来极强的
视 觉 震 撼 。 这 里 被 誉 为 夏 日 避 暑 的

“天然空调房”，谷底溪水潺潺，清澈见
底 。 当 我 们 赤 脚 踩 入 冰 凉 透 骨 的 水
中，任由沁人的清凉漫过脚背，所有的
疲惫与焦虑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山间的
清泉洗涤殆尽。在这极致的野趣与清
凉中，我感受到了大自然最原始、最纯
粹的治愈力量。

代湾之行，在烟雨、渡船、铁轨与幽
谷的交织中落下帷幕。置身青山绿水
间，尘嚣尽散，不仅领略了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更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寻得了
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惬意。这个端午，因
这场山水之约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意
义非凡。一首小诗，记录此行：

范店端阳泛碧湖，代湾幽径入苍芜。
仰观一线双崖裂，铁马穿云化坦途。

这种穿梭在新旧时空之间的“慢生活”图景，精准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渴望
逃离喧嚣、寻访旧时光的柔软角落。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跋山涉水，寻找
的或许不仅是风景，更是那个被快节奏生活磨平的、能够慢下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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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学英

“野客”蔷薇

之前，只听说野花、野草的。不过
想起老家那一屋子的蔷薇，突然明白
了这“野”字的含义。

老家没拆迁前，偏房常年养着猪，
灰色的玻纤瓦上面爬满了金银花。是
父亲几年前栽的，已经长到小孩子胳
膊那么粗了。父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
炎，说是吃了金银花泡的水，有清热解
毒功能，且纯天然，没有副作用。

我每年回家给他祝寿，金银花都到
了盛花期。鹅黄，粉白，像袖珍喇叭，浩
浩荡荡地爬满了整个屋顶，风来摇动，
满院子苦香苦香的味道，非常特别！

只要有太阳，院坝簸箕里面总晒
着金银花，我甚至带过少许回家泡水
喝。有一年侄儿的大学同学来玩，说
好倒是好，颜色太淡，要是整点花就安
逸了。父亲说：“要栽就栽经折腾的。”

“蔷薇，有，活了，弄都弄不死。”我问
他，啥子蔷薇，他说就是古诗词里“有
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里的
那种。我心想，力都没得，能爬得上
墙，上得了屋顶吗？不过，明年回来看
看就晓得了。

第二年回家，老天，几乎看不见金
银 花 了 。 屋 顶 上 全 是 深 桃 红 色 的 蔷
薇，像铺了缎子，鲜鲜亮亮，招招摇摇，
蜜蜂蝴蝶来来往往，好不热闹，把金银
花欺负得都见不到了。我问起金银花
没 晒 得 有 吗 ？ 父 亲 中 午 喝 了 点 老 白
干，脸红筋胀地说：“我得找把柴刀，砍
了做柴烧。”等侄儿回来时，蔷薇花已
经垂下了脑袋。

第二年回家，又是金银花的世界
了。而蔷薇则可怜巴巴地搭在墙尾，
再也没有那嚣张气焰。父亲说，长起

来就砍；不管好不好看，得有用，庄稼
人不玩虚的。

我问了“度娘”，何为“野客”？说
它属蔷薇植物，别称白残花，多花蔷
薇，刺花……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
一跳，一朵小花花，都是有身份地位
的。可它居然喜欢蹲山沟沟，不择水
土。荒郊野外，碎石瓦砾；并且有刺，
花开时，朵朵精神，刺刺坚锐，蜜蜂可
来，雨水可来，人却不能随意摘取，赏
玩。真是“野”得自带个性，自由奔放，
棱角分明。也有人叫它“锦被堆”，大
意应该是花开时，又厚又多，像是锦绣
的被子堆在一起，想起就是软绵绵，温
柔柔的。

乡下人有乡下人的认知，读书人
有 读 书 人 的 想 法 。 不 过 我 喜 欢 这 种

“野”。

今天看到一本书上说，蔷薇雅名叫“野客”，便立刻喜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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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即景   贝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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